
第46卷 第3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5月
Vol.46 No.3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0

DOI:10.13718/j.cnki.xdsk.2020.03.005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李 蕙 岚,孙 道 进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基本内核”的理论基础上,以自然-人-社会的协

同演进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批判了机械论自然观,从思想上整合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

生态中心主义,从行为上遏制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掠夺与开发,阐释了生态自然观。在当代中国,

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为构建生命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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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引发了人们对生态问题的持续高度关

注,人类探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究其源头,生态环境问题是人

类行为不当所导致的,意识支配人的行为,它归咎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因
此,形而上学自然观是生态问题的认识论缘起。回到恩格斯,重新认识自然的辩证本性,反思人与

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在恩格斯独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以及

恩格斯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无不闪现着生态自然观的“真理

之光”。
当前国内外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向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致力于探寻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论

真谛与当代价值。这些研究概括起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层面阐释恩格斯的自然观,主
要着眼于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来源、生态思想和基本内容,以及探究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探究人

与自然和谐之道在于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于靓通过分析《自然辩证法》探寻恩格斯生态思想

与自然观,将自然观归纳为三个要点:自然作为物质系统具有特殊的辩证性质与结构层次,人与自

然的基本关系表现为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在于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1]。第二,从思

想层面看,如石金波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哲学依据,有
利于消除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并树立起生态文明的理念和价值取向[2]。第三,从实践层面

研究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探索其哲学理念对解决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的引领作用,尤其是从恩格斯的

经典文本中发现对当前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美丽中国等实践的具体启示。如陈晓辉在

其《论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启示》中指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落实顺应自然的行动,完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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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制度[3]。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内容及实践运用,但还存

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论体系尚未全面彰显;第二,缺乏对相关概念的界

定,如生态自然观、系统自然观等;第三,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理论与实践的耦合程度有待加强。有鉴

于此,为了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探讨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生成的理论基础上,着重剖析恩格

斯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内涵和理论特质,最后阐述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为当今构建生命共同体、建设生

态文明提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

一、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生成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

之上的,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生成也是如此。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批判

了机械论自然观,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为恩格斯生态自然

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一个“关系”和两个“内核”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个“关系”指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两个“内核”指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

内核”。
(一)一个“关系”: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特别突出强调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

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43。此论断厘清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为自然科学

提供理论思维,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必然受到一种理论思维的制约,
而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是受到“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制约,还是受到历史与唯物辩证思维形式的

制约[4]69。这里恩格斯肯定了理论思维(辩证思维)支配自然科学,否定了经验方法和形而上学思维

方式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支配作用。他从批判自然科学的机械论出发,基于近代科学成就与理论思

维不同步的怪现象,指出近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一样,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
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4]98。当自然科学从经验自然科学进入理论自然科学的

发展阶段时,自然科学迫切需要理论思维的支配。无论是从星云假说到天体、无机物到生命,还是

从原生生物到人类,皆描绘了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总之,整个自然界都被科学证明是相互

联系的,是不断生成与变化着的,以往孤立、片面、机械的自然观已经失去了存在论依据,与之相对

应,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和还原论范式也不再可取。唯有辩证法,才能为观察到自然界中的发展过

程和相互联系提供方法论,才能为两个研究领域提供类比和说明方法。因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必然被辩证思维取代,自然观的范式变革也势在必行。
(二)两个“内核”

1.“合理内核”: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具有重要

贡献,他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但是,
鉴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其辩证法是颠倒了的、歪曲了的辩证法。因而要拯救他保守思想

体系中的快被窒息的辩证法,否则,如同给婴儿洗澡一样,在倒掉脏水的同时也把婴儿给倒掉了,最
终会陷入旧的形而上学。就此,恩格斯对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进行了再颠倒———剔除其辩证法

的唯心主义成分,将思辨辩证法“改造”成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赋予了黑格尔辩证法以革命性

的品质。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

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5]现代的自然科学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

系统地依其内在联系来加以整理,但进入理论领域时,经验的方法也不中用了,思维的规律绝不等

于某些“庸人”头脑中黑格尔的“逻辑”或一劳永逸的“永恒真理”,而是辩证法本身[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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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内核”:吸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与恩格斯同时代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拯救自然哲学的另一位哲学家———路

德维希·费尔巴哈,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构成了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一条“直接引线”。费尔巴哈通

过批判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做了一定的探讨。他看到了人与自然

的一体性与依存关系。他认为自然是万物产生的基础,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一刻也不能

离开自然界。费尔巴哈关于自然、人以及自然和人的关系的阐述对恩格斯具有较大的启迪。“费尔

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消除了黑格尔体系中把自然看成是派生的,是绝对观念

的外化”,“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人们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
系’被炸开了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也就解决了”[6]14-15。恩格斯在《费尔

巴哈论》单行本序言中指出:“自己与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脱离出来,完全归功于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哲学,并承认费尔巴哈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要大。”[6]4这是

因为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体系揭示出了唯物主义的原理与立场,成为恩

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内核。

二、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核心旨趣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在批判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基础上,以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作为时代的自

然科学基础,以自然-人-社会的协同演进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

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剖析了生态问题的根源,并努力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
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护自然-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生态自然

观使人们从思想上摒弃了传统工业文明时期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从行为上遏止了对自然资源和

环境的过度掠夺和开发,为人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它还树立了人与自然相互协

调发展的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互利性,要求人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规

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一)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核心要义

首先,自然-人-社会协同演进,构成生命共同体。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是将人类、社会与自

然视为一个稳定、平衡、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它具有整体性、动态性、自组织性和协调性等特征。它

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认为要维持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关键在于发挥

人的能动性。恩格斯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调控者和协同者,是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其稳定发展的

主导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为最高宗旨,凸显人的主体性与自为

性———维护并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主体性与自为性”,“人能够认识到生态共同体和谐与稳定的

重要性,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持这种和谐与稳定”[7]。在保持自然-人-社会协同演进的同时,
三者之间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它们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人类要尊重自然本身,因为

自然是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自然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之本。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都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自然是“人的无机体”。“人源于自然并属于自然,无论人如何进

化,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人对自然界具有根本的依赖性。”[8]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荣辱

与共、相互依存的,离开一方,另一方也不复存在。“自然生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离开自然生

态谈人的生存发展就会陷入空想主义;人是自然生态的组成部分和影响力量,离开人类社会谈自然

生态就会陷入神秘主义。”[9]

其次,劳动是人、自然和社会的桥梁或纽带。恩格斯论述了人的起源,人是从自然界长期进化

而来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劳动,“劳动是人与自然分化的前提”[10]。正是劳动将人从自然中不

断提升出来,赋予了人的主体性、自然界与人的异质性。同时,恩格斯从本体论维度、辩证法维度、
历史观维度,阐发了劳动的基本要素,即人、自然和社会。自然是人的劳动对象,决定了生产力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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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或客观条件,社会是劳动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三者耦合起来,生成了劳

动的发生学基础并决定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通过对这三大范畴以及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厘清,恩
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自然中蕴含的客观辩证法,以及在“社会与历史领域”中显现的“主观辩证法”,认
为主观辩证法不过是“自然界领域”中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二者在劳动的基础上达到了内容与

形式的有机统一。此外,恩格斯从纵向上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从天然同一到二元分立,
最后再走向和谐统一的历史,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分殊到统一的历史逻辑。恩格斯自然观具

有深刻的生态伦理学意蕴,它不满足于研究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是跟随马克思的脚步,认
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于劳动本身,将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统一于劳动的解

放,诉诸于生产力、交往状况以及人类思想及道德水平的极大提升,即共产主义或“自由王国”的
实现。

(二)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而且还具有批判性、辩证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

理论特质。

1.批判性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是在批判地吸收了古老的朴素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批判地吸收了

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原理的实际运用,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针对那些

“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和“已经过时了”的原理,“在某些地方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如果在今

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11]3-4。佩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

批判中包含了足够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全方位的批判,涉及制度批判、价值批

判和生态批判”[12]。总之,在恩格斯看来,任何哲学原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批判性是

时代精神的精华。

2.辩证性

恩格斯揭示了整个自然界就是一幅由种种联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图画。自然在本质上是

辩证的,这种辩证本性使自然、人及社会在内都表现为联系、发展、变化与过程。在《自然辩证法》一
书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都具有辩证本性,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
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自然运动、人类历史运动、思维运动所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对

此,我们可从以下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方面,自然科学本身、科学成就以及科学研究方法中都普遍

体现着辩证规律与辩证综合;另一方面,自然界的产生与发展具有辩证性质,人的思维、人类社会与

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样具有辩证本性。恩格斯指出,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辩证性是“客观辩

证法”,而“主观辩证法”是对“自然、人类社会领域”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只有主观辩证法与客

观辩证法达到一致,才能真正揭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因此,以自然为“原型”或“文
本”的自然科学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主观辩证法)。

3.系统性

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所强调的系统性指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形态(包括人在内)都是以生态系统

方式存在的,系统内部的各要素是相互耦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自然界是一种系统性存在的过程。自然系统是一个由各种客观存在的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3]

在此系统中,一方面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构成有机系统,该系统一旦失去了非生物提供的环境,生物

便不能生存;另一方面每一种生物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各种生物之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食

物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既基于人与自然

的对象性关系,承认各自的内在价值,又承认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与肩负的使命。由此可

见,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其和谐统一,是自然-人-社会可

14



持续发展的前提或基础。

4.历史性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产生与发展表征为一个历史过程———从朴素自然观到形而上学自然观,
进而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再到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是生态哲学理论由“粗糙”到“精致”的历史

过程。不同自然观理论形态的更迭完成,反映与表征着那个时代的深层结构与历史内涵,这是因为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恰恰是自然科学的历史基础与生态问题的时代现状,注
定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必然灭亡,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产生具有历史合理性。总之,恩格斯生态自

然观既是时代产生的新内容与新要求,又是历史的“显影剂”,更是时代不可抹灭的“历史烙印”。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运用生态系统学理论,指出自然-人-社会构成了生态复合系统,整个世界形

成了“生命共同体”。这不仅从发生学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还从历史角度剖析了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如何从“同一”走向“分离”再走向“和谐统一”的。在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阐释恩

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内涵和特质显得尤为紧迫和意义非凡。

三、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当代启示

面临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全人类解决生态问题呈现出世界性的“行动纲领”,因而在时代语境

下对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诠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引作用。
(一)整合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主宰者,高举理性的大旗,视自然对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人
类对自然有无限开发和利用的权利。在此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对自然采取了一种‘井喷式’的开

采,对自然表现为征服的心态”[14]。人类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地掠夺、开采,任意排放废弃物,导致

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自然资源严重流失。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人们在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

义以自然环境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环境问题,缓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其局限性在

于把人降格为普通的自然存在物,忽视了人具有社会性和创造性。“生态中心主义坚持自然界的绝

对优先性,撇开社会制度的分析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反对对自然的任何改造利用,消解了人的主体

性和创造性,力求从道德角度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15]可见,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

生态中心主义都陷入了形而上学自然观中,它们对人本质的认识皆有些偏颇。恩格斯指出:“从经

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16]人与动物的本质

区别在于“创造性活动”,即劳动。恩格斯指出“劳动对人的两次提升”,第一次提升是“一般生产曾

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二次提升是“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

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4]23。随着人类

社会的进步,“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有计划地生产”日益成为可能,也日益成为必然。人的“创造

性活动”的内在要求既能帮助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又能指导人类理性地“改造世界”,从而在“保
护”中“改造”,在“改造”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学者指出,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不仅

超越了传统自然观,更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的核心理念是消

除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7]。
(二)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逻辑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想诉求,也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恩格斯指明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逻辑路径。首先,树立自觉的生态意识。人与自然绝不是异化的、对立的与疏

离的外在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并且双重改变的内在关系,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对象性的关

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恩格斯告诫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类绝不能把自然界看成

片面的“斗争”,应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人类要摈弃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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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工具的资本逻辑,顺应自然规律,像康德墓志铭所启示的那样,对头上的星空保持敬畏之情。
人类的任何活动必须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能动性,才能达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否则,我们将遭受自然界的报复。“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
只会带来灾难。”[18]所以,人类应该遵守心中的道德律,形成自觉的生态意识,保护环境,呵护自然。

其次,变革现有的制度和该制度的生产方式。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逻辑路径是从

“现实自然的解放”,到“人自身的解放”,最后归根于“劳动的解放”,并具体归结于“社会生产方式的

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还不够,
还需要对我们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

全变革。”[4]315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仅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
人们完全忽视了“那些较晚才会显现出来的、逐渐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后果”[4]315。只

有改变了现有的制度和该制度的生产方式,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

的统一,才能自觉支配和调节生产活动所引起的较远的社会影响,才能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利益,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三)为“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

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
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9]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详

尽诠释了“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生命共同体’由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和人类社

会形成的生态系统共构而成,即‘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合成体。”[20]

“自然界的生命共同体即‘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界的动植物不可或缺的相互依

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自然界本身的整体性、系统性。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即‘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共生的关系,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1]

自然-人-社会的复合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个生物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并与

其他生物有条件地联系着,如利奥波德的共同体概念,“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

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

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22]。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为当代构建“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与指导原则。恩格斯指出: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中的。”[4]314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3]自然界是人类生

存和劳动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人因自然而

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24]他的思想和恩格斯的“自然

报复理论”具有高度一致性,“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313。恩格斯的预言在当今世界人类遭受的灾难中得到进一步验

证,人类不仅遭受到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诸如澳洲大火、东非蝗灾、加拿大暴风雪袭击,而且还遭

受到SARS病毒、H1N1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等等。大自然的警钟已经敲响,人类应

该时时提醒自己,要敬畏大地之母、呵护自然之母。在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

步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5]。“习近平提出的‘生
命共同体’思想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刻揭示了人的命运同自

然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共生共荣的脐带关系”,它“从自然的优先性和人的主体性相结合的角度促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20]。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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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及其践行既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具象化,也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指南。

(四)加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从历史进程看,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朝向生态文明形态演变。自从工

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然界肆无忌惮地掠夺,毫无节制地消费,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

升级,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如当前一些物种濒临灭绝、资源枯竭和自然灾难频发。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顺应时代的需求而生,它既是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的生态问题扬弃的必

然结果,也是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反思后而选择的一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把人类与自然环境

的共同发展放在首位,在维持自然界再生产的基础上考虑经济的再生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
步发展,强调代际和谐与可持续性”[26]。因此,生态文明是以尊重和保护自然为基础,以绿色生产

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为内涵的发展模式,它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又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不仅是时代的新特征,更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本质要求。
“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人类对自然的盲目行为必然会导致自然对人进行报复和

惩罚的科学论断为指导,以人类文明史上存在过的由于生态恶化导致文明灭绝的客观历史事实和

历史事件为依据”[13],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大视域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7]的科学论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如关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两座山”的形象比喻,关于“生态环境与

生产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8]

等重要论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不仅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

思想,而且在人类文明理论、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一

切生态理论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必将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引
领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29]。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论的最新

成果,又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和行动指南。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力度增强,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比如我国加大了污染治理力度,“从法律

层面来看,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了‘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和新环保法,为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提供

了法律支撑。从产业机构调整来看,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2013年至2017年,全
国累计退出钢铁产能1.7亿吨以上、煤炭产能8亿吨、水泥产能2.3亿吨,关停煤电机组1500万千

瓦……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30]。2019年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

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年均新增森林1.9亿亩,森林面积增加到33.1亿亩,林业用地面积新

增2亿亩,增加到48.9亿亩①。
综上,恩格斯生态自然观诠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扬弃机械自然观,走出资本逻辑导致

的环境悖论提供了科学的启迪,为在生态变革中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发展的限

度,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真正的智慧之思。因而我们应该自觉

地把恩格斯生态自然观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指引前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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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始数据来源于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中的第8项:资源与环境。2018年森林面积:20768.

73万公顷=31.2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1.63%,林业用地面积:31259万公顷=46.9亿亩;2019年森林面积:22044.62万公顷=33.1亿

亩,森林覆盖率达22.96%,林业用地面积:32591.12万公顷=48.9亿亩。相比较,2019年森林面积在2018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9亿亩,

2019年林业面积在2018年基础上增加了2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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